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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庚

两个大事件

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德罗
伊森，在煌煌三大卷《希腊化史》
中首次使用“希腊化”来描述亚
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们创立的时
代。

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
国王亚历山大以希腊联军统帅
的身份，发动了对东邻波斯帝国
的征服。金戈铁马，一路凯歌，十
年之后，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的
广大区域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
世界历史上第二个横跨欧亚非
三大洲的帝国出现了。公元前323
年，亚历山大突然病逝。他的部
将为争夺他的帝国遗产征战了
近半个世纪，最后由埃及的托勒
密王国、亚洲的塞琉古王国和希
腊本土的安提柯—马其顿王国
三分天下，希腊—马其顿人对东
方的统治得以延续，并由此形成
了希腊人控制与影响之世界，这
就是“希腊化世界”。在这个区域
内建立的由希腊—马其顿人主
导并吸收东方因素的政治制度、
经济形态和城市文化，就形成了

“希腊化文明”。
不过，政治格局很快就发生

了变化。首先是帕加马从塞琉古
王国脱离，其后是塞琉古王国东
部的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两个
行省宣告独立。然而，政治格局
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腊
化世界的整体特征。帕加马和巴克
特里亚还是由希腊人统治，只不过
由地方统治者变成了国王；帕提亚
王国虽然是由北方游牧民族的一
支建立，但基本接受了原来的希腊
化遗产，其国王曾以“爱希腊者”自
居。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的
希腊人甚至越过兴都库什山，进
入印度，恢复了亚历山大的遗
产，而且控制的疆域和文化渗透
的深度，比亚历山大当年的匆匆
而过有过之而无不及。希腊人开
始发行希印双语币，印度的神出
现在希腊人的钱币上。

希腊化文明的存续时间，大
致开始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
东征，结束于公元前后，时间上
对应于中国的战国后期至西汉
时期。《从地中海到黄河》认为，
希腊化文明既非希腊文化的纯
粹东传，也非东方因素起决定性
作用，而是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
的结合，多元、统一是其基本特
征。多元，就是指这种文化是由
多个文化混合而成，其中虽然以
希腊文化为主，但是它也包含波
斯的、埃及的、巴比伦的、印度
的、中亚游牧文明的因素。

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从长安
出发，寻找同样受到匈奴人侵扰
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另外一支游
牧民族大月氏人，试图与其结
盟，合击匈奴。他历经磨难，十年
之后终于在中亚的阿姆河北岸
找到了已经定居的大月氏人。但
其国王“志安乐”，无意东返。张
骞“不得要领”，只好从大夏(即巴
克特里亚 )经葱岭返回。公元前
126年，回到长安。这一“凿空”之
举，标志着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
的正式开通。

张骞出使的直接目的虽然
没有达到，但带回了他所耳闻目
睹的西域各国的信息。这些国家
很多是原来的希腊化王国的旧
土，尤其是大宛、康居、大月氏和
大夏，本来就是巴克特里亚王国
的统辖之地。只是包括大月氏人

在内的游牧民族的到来，才结束
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统治。残
余的希腊人只好退缩到兴都库
什山以南，在那里，他们和原来
的希腊人一起，又坚持了一个多
世纪之久。张骞听说的身毒，就
是这些希腊人的生存之地———
印度西北部。他听说的安息就是
帕提亚，此时已经雄踞伊朗高
原，扩张至幼发拉底河一线。他
听说的条枝和黎轩，应该与残存
于叙利亚地区的塞琉古王国和
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都的托
勒密王国有关。

“世界性”意义

从表面看，希腊化文明与丝
绸之路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干的
研究领域，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有
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地
中海到黄河》认为，亚历山大东
征和张骞通西域，如果把它们各
自视为独立的历史事件，那前者
只是希腊—马其顿人对波斯帝
国的一次征服，后者只是汉武帝
时期的一次寻求外援活动。但将
二者置于欧亚非大陆古代文明
碰撞、交流、融合的宏大视野之
下，这两个事件就有了联系，有
了“世界性”的意义。

丝绸之路的基础是“路”。波
斯帝国时期，从地中海到印度的
道路已经连通。亚历山大就是沿
着这条路线一路征服到印度，并
从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陆两路沿
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湾。这说
明，当时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陆
两路都是存在的。亚历山大死
后，各希腊化王国虽然呈鼎立之
势，但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即使
远在中亚腹地的兴都库什山下
的希腊式城市遗址，也发现了一

位希腊人不远万里从德尔斐神
庙带来的人生格言和来自地中
海地区的尖底双耳罐。正是希腊
化世界道路系统的存在，决定了
未来丝路西线的基本走向。从这
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在丝绸之
路的开通上发挥了与张骞同样
重要的历史作用。

希腊人在中亚、西亚、印度
西北部的统治和影响延续了三
个世纪之久，他们留下了众多遗
产。除了帝国统治的机制框架之
外，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即希腊人原来的城市、希腊式的

钱币、希腊人的雕塑与建筑艺
术。当然也包括这些文明遗产的
语言载体，即通用希腊语。

城市方面，不论从古典文献
还是从考古发掘上，都证明了从
亚历山大以来希腊人建城活动
的存在，也对其中的一些给予了
准确的定位。汉文史籍中留下的
诸多西域地名、城市名，大多可
以和原来的希腊式城市对应。这
就说明，一些希腊式城市确实完
成了向丝路重镇的转化，但也有
一些已经湮没无闻。

钱币方面，不论是亚历山大
还是塞琉古王国的钱币，巴克特
里亚希腊人国王的纯希腊铭文
的钱币，还是印度—希腊人的双
语币，它们都被后来的其他民族
的统治者或使用、或仿造、或改
造。钱币的“希腊性”虽然越来越
少，但至少一直延续到了阿拉伯
人到来之前。即使是后来的阿拉
伯人，甚至蒙古人也都沿用了这
种钱币的基本形制。作为丝路贸
易的中介，这些货币推动了丝路
贸易的发展。这些钱币上的希腊
化文化信息，又潜移默化地影响
了钱币的使用者。

艺术方面，犍陀罗艺术中的
希腊神在中国改头换面，成为中
国佛教石窟、寺院中的护法神、
大力士和天王等。希腊柱式建筑
融入敦煌、云冈石窟，和田马钱
兼容希、印、汉三地文化元素。这
种转译过程体现了“接触—改
造—新生”的动态模式，如此，以
艺术品为代表的器物成为不同
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

这些对丝绸之路又有何影
响呢？到公元1世纪中期后，欧亚
大陆自西向东出现罗马帝国、帕
提亚帝国、贵霜帝国和东汉帝国
四个大国并立的局面，四大帝国

基本上控制了欧亚大陆间所有主
要交通路线，即丝绸之路的几乎全
部主要商路。在《从地中海到黄河》
看来，正是完善的交通、繁荣的商
业、新建的城市、希腊式钱币、通
用希腊语等希腊化遗产，使得丝
绸之路贯通成为可能。

“互动交融”

在宁夏一位北周大将军的
墓地，出土了一把鎏金银壶，壶
上描绘了特洛伊故事；在安徽、
江苏、湖南、陕西、甘肃一带，百余
年来一直有“铅饼”被发现，与汉代
金饼形状大小相仿，正面有龙纹，
背面是难以辨认的类似外文字符；
2017年3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
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宝展上，有
一块公元前3世纪的石碑，上面镌
刻了古希腊哲人的人生格言，石
碑基石上注明，这些格言来自古
希腊圣地德尔斐。凡此种种，都
与丝绸之路有关。

近年来，随着全球史观的兴
起，对丝路沿线的研究逐渐超越
单一地域或文化的局限，转向探
讨跨区域、跨文化的叙事模式。

《从地中海到黄河》认为，从历史
发展的长河来看，丝绸之路的真正
意义在于它传播的思想和文化，在
于它是古代东西方诸文明相互交
流、融合的大通道。文明互动交融、
互鉴互惠是丝路永恒的主题，经贸
往来只是其中一方面。

该书指出，“互动交融”是希
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希腊化文明
与丝路沿线文明关系的基本模式。
历史上的文明，不论其存在时间长
短，地理范围大小，性质如何，都不
会孤寂存在。即使在上古时期，文
明虽然集中于某些核心地区，如大
河流域、沿海地带或草原深处，由
于自然环境的阻隔，各自独立发
展，自成一体，各有特色，但各个
文明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交往还是存在的。

由分散到整体是古代世界
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
就是由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来
完成的。希腊化文明本身就是希
腊古典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
度等东方古老文明互动交流的
结果。它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也可
以用这一理论来说明。《从地中
海到黄河》的最终结论是：希腊
化文明的遗产确实在从地中海
到中亚、印度的广袤区域内产生
了深远和深刻的影响，也最终通
过丝绸之路以间接的方式传入
了中国，但它如同其他外来文化
一样，也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改
造、利用，最后融入了中华文明。

在当下全球史写作渐趋同
质化的学术语境中，《从地中海
到黄河》的独特价值愈加清晰。
因为它以一种审慎的实证态度
回归历史现场，还原了文明交流
互鉴的复杂面相。

(作者为书评人)

2015年，南开大学教授杨巨平作为首席专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希腊化
文明与丝绸之路”。他为此组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团队，汇聚40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知名
专家学者。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共6卷、200余万字，就
是该项目的重要成果。有学者评价称：“一个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者牵头，让国际学者来参与，共
同做课题研究，出版一部有标志性的著作，之前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还没有过。”

从地中海到黄河的
文明之路

《从地中海到黄河：

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

杨巨平 总主编

中华书局

中中亚亚的的希希腊腊城城市市阿阿伊伊··哈哈努努姆姆（（复复原原图图）），，是是希希腊腊——

马马其其顿顿人人在在中中亚亚长长期期立立足足的的见见证证。。

北周时期柱国大将

军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

壶，壶腹上的图案有明显

的希腊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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